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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多了一个穿校服的娇小身影

我度过了入学以来最安静的一天。别说
嘲笑声，就连招呼声都没有了。

早上校门口的一幕被很多同学看到了，
再加上后一拨人又目睹了男厕所那一幕，事
件迅速蔓延，然后被夸大被传播，到最后被演
绎成了江湖故事黑帮传说。结论就是：谢乔背
后有人罩着，那人是 !"#的老大。
作为被老大罩着的女人，我感受

到了高处不胜寒的礼遇与敬畏。课间
上厕所的时候，往常我都是被女生围观
着窃笑，偶尔还会被“不小心”溅上些水
池子里的水，现在则是队都不用排，大
家齐齐让开，把最里面唯一一个有门的
蹲坑让给我用；到楼道打水的时候，往
常都是被一再故意加塞，现在则是只要
我站在队伍里，排在我前面的人就会自
动消失，我成了永远的第一个，而第二
个则跟我保持五米以上距离；中午拿饭
的时候，以前都是菜汤洒出来的盒饭才
会留给我，现在则是我伸手时其他人都
缩回手，我想拿哪盒拿哪盒。我眼风所
到之处，大家都会瑟缩地抖一抖。这感
觉真是……又爽又寂寞啊！
放学时我在校门口又见到了秦川，他绷着

脸，一边用余光看我一边抽烟，我推着车走到
他跟前，直盯着他的眼睛，他还是不理我，直到
我实在忍不住咧嘴笑起来，他这才也笑了。
“你丫什么眼光啊！瞧他那怂样，我都懒

得打他。”秦川不屑地说。“讨厌！不许说脏
话！”我踹了他一脚，“为什么他们都说你是
!"#的老大啊？”我从上到下打量他，觉得他
除了比搬家时又高了些，没什么太大变化，怎
么转眼进了中学就呼风唤雨起来了。
“当然是打出来的啦！”秦川搓了搓额前

的头发故意耍帅，本来的刺头被他搓得生生
竖起来一块，看上去特别可笑，可他完全没看
出我眼里的笑意，自顾自地捅捅身旁的一个
小混混，“大龙，给她讲讲。”
大龙比秦川还要多蹿出半个头，以前我

就老看见他，离远了看时觉得他人高马大虎
着个脸恐怖得不得了，可现在离近了看却觉
得他没什么可怕的，尤其看到他衬衫前襟上
的油渍和黑黑的袖口时，就更没畏惧感了。
“是的是的！当时老大在食堂打饭，结果

被原来的老大强哥———啊李强！把饭盒撞翻
了，结果他也不道歉，结果老大就冲上去把他
狠揍了一顿，结果……”
大龙不停地结果还是没结果出个所以然

来，秦川不耐烦地打断他：“你也知道我最喜
欢吃烧茄子了，赶上丫倒霉，那天正巧是这个
菜，我们学校食堂就做烧茄子好吃，我好不容
易才打上，一口没吃呢，香味儿都没来得及闻

就让丫给撞翻了，那我能干么？打
呀！打完我才知道，他据说就是我们
学校老大，这一架之后他被我打那
么惨肯定不能是老大了啊，皇帝轮
流做，今天就到我家啦，哈哈哈。”
秦川一边说一边仰天长“笑”起

来，周围那几个混混也附和着一起
笑，我扯着嘴角一点都笑不出来，深
深为 !"#中学所谓老大和老大兄弟
们的低智低能堪忧。“如果那天是青
椒炒鸡蛋呢？”“那就算了呗，反正我
也不爱吃。”秦川无所谓地挥挥手又
笑起来，大龙他们继续跟着笑，但明
显笑得牵强起来，显然他们也在为
自己老大的智商担心。

“我回家了……”我一脸黑线地推起车。
“别别别啊，一起喝个汽水吧！”秦川拉住我的
车把，转头吩咐起来，“去买两瓶黑加仑！”
大龙应声而去，既然是我最喜欢的黑加

仑，我也就不争气地停在了原地。
从那天起，在灯花中学校门口的 !"#小

混混聚会中，多了一个穿校服的娇小身影。倒
不是我弃明投暗，只是在灯花没人敢惹我，也
没人敢和我玩，我这是被逼上梁山罢了。当
然，在我看来，秦川他们真不算是绿林好汉，
顶多是帮乌合之众。不过，正因为有了这帮乌
合之众，我才总算有了朋友。

#$$%年，香港要回归了。和回归日期一起
日益临近的，是我的生理期。我不知道是不是
所有大姨妈都这样，对比它之后每次的来势
汹汹，它最初出现的时候是那么悄无声息，以
至于最先发现的竟然不是我本人，而是秦川。
我是在校门口兴高采烈地跟秦川和大龙

聊天时，突然被秦川拉住的，他不由分说脱了
他的格子衬衫，上前两步把我紧紧裹在了里
面。“你干吗？”我莫名其妙。“你快把衬衫系
腰上！”他很不自然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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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你的小说写得好

这一天，吃中饭我是回家吃的，下午 #

点半上班。可是我吃完饭，再赶到公司已经 "

点左右，我又迟到了。因为下午也要拉卡的。
这时，李祖永正好从办公室出来，看见我说：
“沈先生你回去吃饭的呀。”我说是的。他马
上就说：“你以后就来半天好了，半天来上
班，半天在家写剧本。”我说：“好的，知道
了。”从这天以后我都是下午去公司上班。上
午因为时间紧来不及的。我心想，他倒是很
照顾我的。

第三天我去拜访程步高，他是左翼电影
工作者，明星公司第一部左翼电影《狂流》，
就是他导演的。当时，他每天手中都拿着一本
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我走进他的办公
室时，他看到我，架子还是比较大的。我便对
他说：“我看过您导演的许多影片。”他听了，
朝我看看，便问我来干啥？我说我是来写剧本
的。他说永华公司现在没什么剧本，你过来写
是挺好的。他又说，他是留法学生，永华整顿
后导演只留下他一人。

这天，在公司里，我还碰到一个人，名叫
卢世侯。他是画家，在公司里当美工师，设计
服装的。他脾气很怪，穿一件府绸衬衫，一蓬
花白头发，脸上有点麻皮，他在国内已经很有
名了，走路样子却有点娘娘腔，是永华公司的
“怪人”之一。我在剧务室看到里面坐着副导
演杨华，摄影师余省三。余省三拍过《夜半歌
声》，很有名气。另外还有美工布景设计师包
天鹏，等等。永华整顿后，只留下了一套拍摄
班了。这个很要紧的。他们大多是明星公司时
期的人。楼下账房间有个人，很“噱”的。他每
天上班就描钱币，因为没事情做，没戏拍，大
家都闲着。我就和他们聊聊天，知道一个叫吴
佩蓉的女员工是场记，他的男人在长城公司
做导演，叫黄域，这个人也蛮好的。

就在我和杨华、余省三、吴佩蓉闲谈时，
忽然听到门外响起卢世侯的大嗓门。大家叫
我对卢当心点。我不觉一紧张，心想，我又不

认识他，他会为难我吗？果然，他一进
门，向大家打招呼后，突然，转头朝我
一看，问道：“你是啥人？”我见他问我，
便站起来向他致意。杨华就介绍说：
“他是上海来的，叫沈寂，厂里请他来
当编剧。”他一听，哈哈一笑，不屑地

说：“当编剧啊！我们永华编剧多了，吴祖光、
张骏祥、柯灵等都当过编剧，可是，没有写出
什么剧本来。”这时有人对我说：“他随便什么
人都要骂的。你别介意啊！”我说：“我实在是
不懂的，不会写编剧本。是李先生请我来，我
就来了。我来试试看。”
卢世侯听了，又问我：“你原来是干什么

的？”我说是编刊物的，之前是写小说的。他
说：“你会写小说啊。”似乎有点不相信，于是
他说你把你的小说拿来给我看看。我说：“今
天没带，过两天带给你看。”他像没听到似的，
只顾发牢骚说：“整顿三个月了，工资不发，要
拍戏，可是剧本呢？现在好了，叫了一个小青
年来写剧本。”我听了一声不响。
他走了以后，杨华对我说：“你不要生气，

他什么人都要骂的。”我也笑笑说：“不要紧
的，让他去说。”
第二天，我带了小说《两代图》来给他看。

这篇小说是发表在《春秋》上，比发在《万象》
上的差一些。可是他没来上班。我就将小说交
给杨华转交给他。第四天，卢世侯来了。我刚
巧和杨华聊天，只见卢世侯一进门就大声嚷
嚷：“姓沈的到了吗？”我赶忙应道：“来了。”
他转身对我说：“你的小说写得好，真的好，
技巧高明，你写的电影剧本我没看到过，但
小说写得真的好。”他说了两句就走了。杨华
说：“他从来没有夸过别人好，现在说你好，
真的不容易啊。他是啥人都不买账的，连吴
祖光都敢骂。”其实，他也是人才，《花蕊夫
人》的插图，就是他画的，刊登在《万象》上。他
还说，我的小说动作性比较强，还说我可以写
剧本。他人很瘦，但他京戏唱得特别好，唱花
旦，还说刘琼唱得没他好。有一次他说我唱京
戏还可以，但脸长得不好看。后来据说，日本
拍《白蛇传》，请他去做服装设计。他想象力很
丰富的，将白娘子的衣服做得长而弯曲，像蛇
一样，如女主角走路。一下子在日本轰动了。
戏拍好后，他就将白娘子戏服毁掉了，说是要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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